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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因水而生。
水，滋养了天津，九
河 下 梢 ， 舟 楫 如
云，为其创造了机
遇，赢得了百年繁
华。可以说，水是
天津的优势。

不过，在对待水
的问题上，天津一度
走了弯路。上世纪50
年代，天津重点发展
工业，导致了水资源
恶化……水，又成了制
约天津发展的劣势。

好在，天津早已
意识到这一点，采取
一系列严格措施，治
理污染，重拾水的优
势，做足治水兴水的
文章，为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内生发展的活力和
动力。

天津的例子告诉我们，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直接关系人类自身命运。尊
重自然、保护自然并利用好自然，才能
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反之，只
能吞下不尊重自然酿下的苦酒。

天津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为我们如
何对待自然上了生动一课。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天津的例子对其它地
方不也很有启发吗？

2020年8月8日 星期六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因水而兴 为水而困

一座城市，要是有了一条河，它的气魄就
大了起来，气韵就灵动了起来。这河，甚至决
定了整个城的风貌，决定了整个城市的兴衰。

天津的兴，始于水。
在金刚桥下的三岔河口，河水拍打着岸边

的年轮，还能依稀还原昔日繁华的影像。
海河上游，华北平原上 300余条大小河道

汇流到中游——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子
牙河和南运河五大河流，然后形成伞状，川流
不息扑向下游的三岔河口。

这河口，一头连接京杭大运河，另一头
向东，河面陡然开阔，形成海河干流，浩浩
荡荡横穿天津市区 72 公里，由塘沽大沽口注
入渤海。

繁华时，那是往来大运河的漕船百舸争
流，那是“长芦盐”的仓库林立，那也是码
头上的人声鼎沸，更是桅帆林、河上桨影连
连……

天津，也为水而困。
1953年出生的刘凤任，打小就生活在独流

减河边的王稳庄镇小张庄村。“村里到河边100
多米，那时的水，甜咧！”

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天津并不缺水，
甚至因为四下里皆是水面儿，反而洪涝旱碱灾
害齐全。虽然 1958 年开始的那场根治海河的
运动，解决了这些个问题，但由于上游来水减
少，人口增加、用水量剧增，环水的天津反倒
缺了水。

“天津一大怪，自来水腌咸菜。”说的就是
天津因为地下水位的下降，一度引起海水倒
灌，海河水难以下咽。

不过最主要的，并不是饮水的问题。因为
随着引滦入津、引黄入津，到现在的南水北
调，天津人的饮水问题解决了。天津面临的最
大问题，就是水污染。

由于地处“九河下梢”，天津海域是京津
冀地区几条跨界河流的入海口，大量污染物从
这里流进大海。

再加上渤海本就“先天不足”，作为黄河、辽
河、海河三大水系汇聚的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
和自净能力差，海洋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更令人头痛的，是人为污染。
上世纪 50 年代，天津工商业非常发达。

海河沿线集中了很多老工业企业和民居。“工业
污水直接排放到海河，居民在家随手就能把垃
圾扔到河里，屋子地下挖个洞，就能把生活污水
排了出去。”75岁的“老天津”孙连起回忆。

“当时那种粗放式的发展，一时间让独流
减河失去了往日的清澈，断面上各种颜色的废
水时常出现。”王稳庄镇人大主席王庆茂，曾
担任西青区环保局副局长。

刘凤任的“遭遇”

西青区王稳庄镇地处天津四区交界，交通
便利。上世纪 90 年代初，这里的制钉业远近
闻名。鼎盛时，大小企业上千家，产值超过50
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

刘凤任勤快，也是村里的能人。上世纪70
年代时，他种过果树，养过鱼。1986年，刘凤
任承包了独流减河边上的180多亩鱼塘，日子
过得挺滋润，“一年最少也能挣个万把块。”

可到了 1999年，鱼塘不让干了，“说是污
染水”，刘凤任有气。

另谋生计吧，眼看制钉业这么红火，刘凤
任便与人合伙办起了五金厂。可好景不长，尽
管当时镇上的企业效益普遍不错，王稳庄镇决
定关停镇上不达标排放的企业，刘凤任的厂子
也在所难免。

刘凤任的遭遇，反映了天津这些年不断加
码的治水力度。

天津的美在水，在海河，在海湾，而不是
那一河脏水、一湾污海。

2006 年，在国务院批复的天津总体规划
中，特别要求天津“充分利用天津市山、河、
湖、海共生，湿地众多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建
设生态型城市。”在当时，将特大城市定位为
生态城市的，只有天津。

可要想恢复海河流域当年的风采，沿河、
沿海的污染治理力度必须得加大。

“陆源污染的控源，主要是‘三水’共
治，也就是治理好工业、城镇和农业农村污
水。”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海洋处副处长高翔
介绍。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就已开始整
治排污工作。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了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被称
为史上最严治水条例。

“天津发布了落实‘水十条’的意见，制
定了 《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修订了 《天
津市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构建起了严密的法
治体系，治水有法可依。”高翔说。

整治力度，加了一码又一码。
2017年4月，天津市吹响了“散乱污”整

治的号角。关停取缔、搬迁改造、原地提升多
管齐下，王稳庄镇356家“散乱污”企业按期
整顿治理完毕。全市范围内摸排出的 2.2 万余
家“散乱污”企业已全部关停整治到位。

从 2017 年开始，天津全力推进所有河湖
水域全面“挂长”：全面实行市、区、乡镇

（街道） 三级“双总河 （湖） 长”制。
2018 年，正式施行的天津市 《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将污水排放标准提高到“准四
类水”。

2019年，天津市发布《农村生活污水处置
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农村污
水处理站的监管。

入海河流污染治理正在让河道逐渐恢复
“健康”。数据说明治理成果，天津地表水国考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4年的25%，提高到了
2020 年上半年的 55%;劣五类水质比例从 2014
年的65%，到如今劣五类断面不复存在。

越来越干净的海

2018年，全国生态环保大会过后，环渤海
的三省一市里，天津率先打响了渤海污染防治
攻坚战。

“前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查清
入海的两个通道：一个是河流入海口，另一个
就是排水口，两个通道跟海之间都有交换。”
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
究中心主任周滨，长期关注着渤海生态治理。

经过勘察，工作人员很快弄清楚了，天津
市入海河流一共是12条。

“我们现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 12条入
海河流实施‘一河一策’治理行动，对上千个
入海排污口实施“查、测、溯、治、罚”专项
行动。”高翔说。

“排口一直困扰着咱们海洋环境保护工
作，是个比较大的工作瓶颈。”周滨解释。

近年来，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下，天津花
了很大力气，摸排出 1000 多个排水口。目前
正在做这些排口的分类、溯源工作：到底是雨
水、污水排口，还是养殖农业排口？“溯源分
类之后，便可以对问题排口进行针对性的治
理。”周滨说。

采访当天室外温度是36.4℃。监测人员徐
杨正在背着自己的家伙什儿——一架 30 多公
斤的无人机艰难地走在海岸边的简易道上。由
于车船无法到达目的地排口，他只好徒步2公
里左右。“有时候，走四五公里也很正常。中
暑，晕船，爬坡下坎，跨过岸线，加班加点都
是小菜一碟。”

暑天的海边太阳炙烤着，徐杨的T恤早已
被汗水浸透。半个多小时后，徐杨和两位同事
达到预定的目标地。稍作歇息，便开始了监测
工作。

为了治污更科学，更精准，遥感影像、声
纳等高科技手段，无人机、无人船等先进的设
备也应用在监测溯源上。

2016 年，徐杨开始学飞无人机，不断学

习，掌握了精湛的无人机飞行技术，在天津市
生态环境局里小有名气。

跟徐杨一样，这一年里上百名监测人员，
不断用双脚丈量153公里的海岸线。

越来越严的环保政策，也倒逼沿岸的企业
进行尾水排放升级改造。

滨海新区杨家泊镇，沿线 15 公里毗邻汉
沽盐场，拥有晒盐地高盐度卤水、丰富的卤虫
等天然饵料及海淡水随时调换等资源优势，镇
子的杨家泊村近80%的人家从事水产养殖。

工厂化养殖企业都是“吃水”和“排水”
大户，镇内供水和排水的压力非常大。

2017年，杨家泊镇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积极对接，签订了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综合
处理项目技术开发合同，对养殖尾水科学处理
进行试点。

村民杨广奇的企业天津市滨海区农世元养
殖有限公司在试点之列。

可一听说要花 200多万元，杨广奇开始犯
嘀咕。村里大的养殖户，这连续十多年的投
入，怎么着也投资了 3000 多万元。“不干吧，
投入了这么多，改行也不见得有好的项目。不
改吧，环保政策越来越严。”

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滨海区农业农村委
等部门找上门讲政策、搞帮扶、送温暖，杨广
奇逐渐想通了，建起了循环水系统。

采访间隙，杨广奇分别从进出口接了两杯
水对比明显的水。

“您瞧，这循环水跟咱的自来水差不离
呢。现在尾水回用率可以达到90%以上，基本
可以达到零排放。

经过这些年的整治，天津近岸海域水质大
幅度改善，海水优良比例提高了50个百分点。

“海边的垃圾少了，水质变好了，渔获也
多了。”滨海新区大神堂村渔民刘占富对水质
的变化感受颇深。“靠水吃水，以前水质不好
的时候，村里养殖户们损失惨重，养的鱼虾几
乎全军覆没。”

常年从事渤海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天津农
学院副教授李永仁近两年在海里发现了很多

的海洋生物，“喏，这种贝类就是缢蛏，大概
有一二十年没有在天津出现了！现在是成规
模出现。”

海的水质，变得越来越好！

绿色屏障绿色城

天津城市规划有过多次调整变更，无论是
“一条扁担挑两头”，还是“一轴两带三区”，
始终没有离开海河这条主线。

“水是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绝不能被
破坏的一个特色。”负责双城间绿色生态屏
障项目的规划师郭志一博士，是土生土长的
天津人。

她知道，正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使得海
河这根“扁担”日益斑驳，“很多地方都被开
发了。”

在她的规划中，就是把连接中心城区和滨
海新区的这736平方公里，恢复“原有的坑塘
风貌，水榭连通，让毛细血管一样的干渠连接
起来，形成三分林、三分水、三分田、一分草
的空间格局。”

经过两年多努力，目前，绿色生态屏障区
一级管控区有林面积达到 14.28 万亩，林木

（绿化） 覆盖率达到20.4%，蓝绿空间占比提升
到63.5%，“‘水丰、绿茂，成林、片林’的生
态效应雏形初现。”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二级巡视员、双城生态屏障指挥部副组长范树
合说。

津南辛庄湾原来分布有 20余处池塘，如今
通过人工挖掘，扩大水体面积，打造出 15 个生
态湖，栽种了 20 余种水生植物，形成林、湖、花
草一体的错落景致。7800亩绿色生态屏障片区
内，林间百花盛放，岸边千亩稻香。

一条“曲折”的河 一座“甜蜜”的城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扎 西

天津，是一座临水而兴、依河而建的城。
从隋唐的“三岔沽”，金的“直沽寨”，元朝的“大

直沽”，到明朝的天津卫，可以说，天津的发展从未离
开过“水”。

这个“水”，是渤海，是“七十二沽”，是坑、塘、

洼、淀，更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海河。
老天津们常说，“天津依着海河立，没有海河呀，

就没咱天津。”一句“我是吃海河水长大的”，更是浸润
着天津人对海河无尽的感情。

天津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河、人与海结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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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1313日日，，在天津海昌极地在天津海昌极地
海洋公园海洋公园，，小朋友在戏水小朋友在戏水。。

周周 伟伟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 红 嘴 鸥 在 天
津市狮子林桥附近
的海河水面捕食。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7 月 18 日，游
船在天津曙光水镇内
航行。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天津武清区永定河故
道国家级湿地公园景色。

新华社记者 马 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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